
 

张大春《饥饿》（节选） 

《饥饿》出版于 1986年，它是张大春最具魔幻现实主义风格

的代表性作品。对原始淳朴人性的眷恋和对现代文明剥夺人们情

感造成的“情感饥饿”现象的抨击，是张大春在小说《饥饿》中

表现出的双重主旨。 

 

依照厨子的算法，每回广告公司的人一来，少说等于加了十

张桌子。他们对巴库的食量深具信心，并不十分在意巴库的速度

和吃相，只是频频和领台的皮条客打招呼，奉承女演员越来越年

轻、美丽，“尤其是那双腿，可以比得 18 岁刚成熟的少女，绝对

够条件拍洗澡香皂的广告片”。他们也不会忘记对警官献殷勤，再

三强调：在警官的领导之下，精点斋的知名度要比十家广告公司

加起来的媒体业绩都大得多，可以得“广告金像奖”。警官谦称他

这一辈子打击犯罪、除暴安良，得过 24 面锦旗、14 面银盾、6 只

大金杯，早就不把什么奖不奖的虚名放在眼里。广告公司的人岂

不知道他吹牛皮，也只好连声附和。话题七弯八转，总会落到巴

库身上。他们的意思是要“借巴库用一用”，讲得好听些就是请巴

库帮个忙，参加几场食品促销活动，照几张手捧食物的照片，也

许拍一两次吃东西的 CF 上电视。“他会成为台北的头号食品广告

明星。”一个广告公司的企划如是说。“他会吃遍天下无敌手。”另

一个企划如是说。最后一个企划跑到巴库面前，端详他吃掉当晚

第 24 碗麻辣鸡丝面的样子。这位企划的脑袋意然歪了 30 度而毫

不自觉，并且以这个姿势向巴库问话，语气犹如对待他那个可爱

的小儿子：“喜不喜欢吃东西呀？”他原以为巴库会像那些参加五

灯奖卫冕成功的观众朋友接受下周挑战时答称“愿——意”一样

大声地回答：“喜——欢。”然而巴库的嘴里刚咽下一口面汤，热

辣辣的，无法答话，他打了一个非常大的饱嗝，气息喷散了该企

划的领带。（该企划深夜回家，他老婆照例闻他衬衫上是否沾染野

女人的香水，却闻到一鼻子令她毕生难忘也无法解惑的五谷杂粮

味。） 

广告公司的投资没有白费，精点斋的四个大老板（当然包括

厨子在内）终于同意让巴库抽空参加几次食品促销活动，拍了些

儿童零食的电视广告——条件之一是产品的厂商必须先给付一部

分酬劳，收受者也当然不是巴库，因为四位老板一致深信巴库并

不怎么需要用钱；条件之二是不能延误巴库在精点斋正常的工作

——换言之：巴库经常得在早上参加吃炸鸡、速食面的表演，中

午赶到某一家新开幕的餐馆或大饭店猛嚼招牌餐点，下午则进入

摄影棚喝下不知多少盒的鲜果汁、汽水，吃掉半卡车的巧克力糖

球或饼干。 

如果没有耽搁晚餐时间，巴库每天晚上仍旧坐镇在精点斋西

南角的透明压克力桌后面，让愈聚愈多的观众朋友为他的大肚量

喝彩。女演员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巴库说酸溜溜的话：“你越来越红

了啊！”巴库则一本正经的表示他只是越来越白了。他这样回答的

 

 

 

 

 

 

 

厨子、皮条客、女演员

和警官这四人都是精点

斋的股东，是压榨、物

化巴库的主要人物。 

 

 

 

 

 

 

 

 

 

 

 

 

 

 

领带与饱嗝、香水与五

谷杂粮的奇特组合，以

一本正经的叙事反讽荒

诞。 

通过荒诞离奇的情节透

彻地表现了股东们灵魂

中的肮脏与现实中的不

公正的现象。 

 

 

 

 

 

 

 

 

 



 

时候，内心其实十分担忧，因为厨子说过：像美国那种皮肤白白

的女人都欠干，巴库有亲身被戏侮（或者即将被厨子戏侮）的感

觉。警官不大搭理巴库，也是因为他像个“娘们儿”的缘故。另

一方面，他也悄悄地多吃一点东西，比方说：每餐饭多喝两口肉

汤、多啃一块猪脚，这样做其实有点儿和巴库较劲力的味道，不

过他从来不对自己承认这些，冤枉的是他渐渐丧失了控制打嗝和

放屁的能力，经常当着满堂绅士淑女发出怪声。皮条客惯于为巴

库介绍各行各业的客人，有时候甚至会用非常夸张的日本话向慕

名而来的东洋观光团体说：“这是我国的国宝。”至于厨子，可是

个一向讨厌交际应酬的人物，在巴库逐渐拥有较高的知名度之后，

他反而刻意疏远他一些，以示孤高。这几个人使巴库愈来愈感到

困扰；他开始认真的相信自己实在非常的无知，完全不懂台北的

人、台北的天气、台北多变的一切。那三个广告公司企划也发现：

巴库在吃东西的时候不像以往那样“勇敢”——他仍旧吃得很多、

吃得很快，然而说不出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感觉到巴库吃得不太

有精神了。第一个企划说：“是不是他吃腻了？”第二个说：“也

许他的容量还是有极限的。”第三个说：“往好处想，也许他现在

正在高原期，过一阵子就会功力大进。” 

巴库不知道这些老板、顾客和中间人偶尔也会替他担心，他

甚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在吃东西的时候会打瞌睡，而且忍不住会

睡着。有一回，一家新上市的牛肉速食米粉举办“大小通吃”表

演，请巴库到场吃了 20 小箱的分量，他在吃到第 147 碗的时候打

了几个饱嗝，这还不算，三碗之后，饱嗝的声音被另一种温柔的、

舒缓的、有节奏的声响所取代。在新公园音乐厅前围观此番盛宴

的数百位来宾片刻之后恍然大悟：台上的“牛肉米粉大王”正在

打鼾，听起来巴库睡得很沉，似乎睡忘了世上的一切喧嚣。厨子

听说这件事后心情陡地一落，此后整整一个星期没有阅读睡前必

看的言情小说，也没有打手枪。在这七天的晚上，厨子一再梦见

巴库追着他、嚷着要吃他的腿。通常到了天亮之前，巴库便在这

样的梦境之中追上厨子，张开血盆大口，连裆撕开他的裤子和胯

骨。厨子于此际惊醒，咬牙切齿地恼恨巴库；不过他是明白分寸、

公私分明的人，绝不会因此而在巴库例常饮用的睡前葡萄酒中添

放（即使只是一点点）过量的砒霜。 

当巴库以白皙的容颜出现在电视荧幕上的那一刻，远离他 400

公里之外的岛上传出一阵惊呼。岛上仅有的一架黑白电视机放在

马老芋仔的杂货店里。从每天下午五点半开始，就有一群群的女

人、小孩和醉酒男子分批来到店门口围坐围蹲，探头探脑。这天

傍晚，第一批来探望电视的人看见巴库在电视上飞快地吞吃一大

桌夹心饼干，并不明白那是快动作镜头所搞出来的效果，但他们

依稀认得吃东西人的面貌——头发半长不短、皮肤极白、有一点

点像男人，当下齐声大叫：“是马塔妮。”接着有一个老妇人反驳

说：“不，马塔妮在家煮芋头，没有出来。”另一个小孩子早已飞

快地跑到宋古浪的凉棚前大叫：“马塔妮！给我吃你刚才吃的东

西。”马塔妮、宋古浪和巴苏兰过了半个多钟头才弄清楚：有一个

 

 

 

 

 

 

 

 

 

 

写出了巴库对复杂的都

市环境、都市人的不理

解与困惑。而支撑与推

动这种困惑的是生他养

他的山地世界。 

 

 

 

 

 

 

极度的夸张。 

 

 

 

 

 

梦是潜意识的显现，它

表现了厨子对利用与压

榨巴库的内心的道德恐

慌与焦虑。 

 

 

时空转换，由物化的都

市世界进入原始的山地

世界。 

 

 

反笔。暗示巴库身体上

的性别异化趋势。 

 

 

 

 



 

长得很像马塔妮的“女人”在马老芋仔店里的电视上吃得又快又

多——吃的是一种可以让所有人流口水的东西。 

宋古浪一家子夹杂在人群中继续守候了整个晚上，直到电视

荧幕中只剩下夹黑夹白又夹灰的斑点为止。巴苏兰略为有点失望，

马塔妮则一路幻想着她自己在电视上唱歌的情形，连呵欠都忘了

打。只有宋古浪脸上浮现了一种非常非常怪异阴森的表情，也只

有他不需要依靠眼睛就看得出来：远方那个拼命吃东西的人是马

塔妮的小哥哥，他的亲弟弟。宋古浪什么话也没说，独自缓步走

回凉棚。月光洒在巴苏兰和马塔妮的头上身上，这两个女人已经

踩着细碎的步子走出相当一段的距离，宋古浪才跟过去，望着摇

曳在地上的修长身影，逐渐感觉到整个世界有些模糊。 

这时巫婆狄薇从她的石板地穴中走出来，向他打了招呼，说：

“你有事。”“我没有事。”宋古浪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说，“我们

刚去店里看——”说到此处，宋古浪忽然停住话语和脚步摇起头

来。巫婆狄薇从腰带里掏出一支半截香烟，吹口气点着，说：“你

在哭。”宋古浪终于忍禁不住，弯腰伸臂，抱住巫婆狄薇，放声哭

了。他一直哭到一大朵云彩将月亮完全遮住，四野暗成一片漆黑，

身旁的罗汉松发出狺狺的笑声，才轻轻推开巫婆狄薇的肩膀，说：

“巴库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变成什么人？”“我不知道，”宋古

浪抽搐着，过了好半天，勉强吐出一句话：“他被霸枯砍抓走了。” 

岛上的恶灵霸枯砍把巴库捉走的消息很快地传散开，几乎所

有的人都不敢像平常那样大摇大摆地包围马老芋仔的店口。因为

人人都知道：问题就出在那台电视机上。马老芋仔起初搞不懂，

还以为村里有人造他的谣，又说什么什么东西吃了会坏肚子（以

前有过这样的例子，通常马老芋仔自知理亏，会短时间降价一阵）。

万般无奈之下，马老芋仔只好跑到村长钟马雄家抱怨，要他找出

传播谣言的人来。钟马雄简单明了地告诉他：“宋古浪说你家有霸

枯砍！”马老芋仔愤怒起来，一跳三丈高，冲至宋古浪的凉棚下破

口大骂一顿。宋古浪、巴苏兰和马塔妮则根本对马老芋仔所关切

的问题没有兴趣，来个相应不理。马老芋仔踢跳喧嚷了整整一个

下午，只好在 5 点半左右收口，赶回家去看节目。他故意把音量

调到最高，以显示他是非常有钱有势的人士，不可随便得罪。不

料如此一来，人们更把大门深锁，不愿来到小店的附近。 

宋古浪并没有向马老芋仔说明：这个关于霸枯砍的传闻究竟

因何，直到很多年之后，马老芋仔早已忘记这个在他的浪迹生涯

中千万个与人沟通的误会之中最不重要的一桩，宋古浪才向他提

起。那是马老芋仔的店里换了岛上第一台彩色电视机的晚上，宋

古浪淡淡地对马老芋仔表示：“上次你骂我，我不怪你——”话还

没说完，就被马老芋仔拖进店里去探望彩色电视机。马老芋仔一

面为他介绍电视机美丽焕发的新容貌，一面抽出 3 秒钟的空说：

“我什么时候骂过你？”宋古浪翻了翻眼皮，自顾说道：“很久了，

那时巴库的皮肤刚刚开始变白。”马老芋仔当下一愣，摇了摇头，

因为他早已不记得这世界还有个名叫巴库的人存在。“巴库是我弟

弟。”宋古浪说着，眼皮垂了下来。接着，马老芋仔发现宋古浪的

 

 

宋古浪，巴库的兄长。 

 

 

 

 

 

 

 

 

 

 

 

 

山地人的感人肺腑的血

缘亲情与城市中人与人

的功利关系的对比。 

 

宋古浪的预言之一。 

 

 

 

 

 

 

 

 

 

 

 

 

 

 

山地人的坦诚、毫无心

机与城市人的奸诈、阴

险的对比。 

 

 

 

 

 

 

 



 

眼中滑出两条泪痕，泪珠正在辛苦地翻越他皱皮纠绞的面颊。“怎

么回事？他娘的说着就哭了！跟个女人似的。”“我不是女人，”宋

古浪抽搐着看一眼彩色电视机，又说，“它会把男人变成女人，把

女人变成男人吗？”马老芋仔顺势望去，看见杨丽花正在唱着哭

调，便说：“人家那是做戏，你认的哪门子真？”宋古浪抬手擦拭

两下眼泪，看见杨丽花和司马玉娇互相搂抱啼泣的模样，终于破

涕为笑。不过他笑的时候很短暂，一旦广告的时间到来，荧幕上

穿着光鲜艳丽的男女模特儿出现，他就立刻想起巴库，以及他凄

惨的未来。 

至于巴库，在他还没有如宋古浪所预知到的那么凄惨的时候，

仍是反复着边吃边睡的活动，并且正如那 3 位广告公司企划所说

的：变成全国最红的广告明星了。连金宝园的领班、园主，来福

牌的经理——甚至那个走红江湖的药厂老板；都在电视、报纸、

杂志、公共汽车的车厢和千千万万庞大的陌生群众一同认识了我

们的巴库。 

巴库的事业、名气达到了顶峰，也造福了他身边许许多多值

得帮助的朋友。女演员的制作人丈夫的社会写实伦理亲情文艺（及

动作）连续剧得到周转而顺利开拍了。退休的警官用纯金和银打

造了三只金杯和七面银盾，上书“义行楷模”与“忠勇可嘉”，这

样做有两个作用，一来他真的拥有了和他平日所宣称的差不多数

目的杯和盾，而且他还可以向人说明：这些都是真金真银，不怕

火炼的；二来则为了保值。皮条客更是大手笔，开了一家小小的

茶艺馆，馆里有一天 24 小时轮班执壶的小姐：小姐们身穿高叉旗

袍时举止优雅，不穿高叉旗袍时动作火辣。而皮条客本人则经常

造访日本，向那些不时照顾他生意的观光团领袖致送王茶，同时

将茶艺馆中不断淘汰下来的小姐带赴东京新宿，尽力做好国民外

交。 

 

 

 

 

写实之中浸透着一种强

烈的抒情和幻想成分。 

 

 

 

时空又闪回到物化的台

北世界。 

 

 

 

 

股东们的利益结合,罗

织了一张冷酷的异化之

网,共同掠夺和谋杀了

巴库原本健康的生命。 

 

 

 

 

 

编选者推荐： 

张大春的《饥饿》是他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代表作。小说以其飞腾的想象、怪诞夸张

的手法、光怪陆离的色彩，为我们编织了一个既是神话又是现实的既虚幻又实在的美学世界。

那连绵不断的历史隐喻感，往往使读者在调动不同的感官走向作者建构的艺术时也陷入深深

的思考。 

这部小说的许多人物都具有浓厚的非现实特性。其中，主人公巴库是经历最复杂、最有

传奇色彩的男人。小说叙述了阿美族人巴库走出“偏僻、荒瘠、幽暗以及充满饥饿的小岛”，

怀着“去大地方”的理想，来到文明世界后一系列奇特的经历。巴库由金宝园去高雄，再由

高雄去台北，到的地方越来越大，身上被人莫名其妙罩上的晕圈也越来越多。而巴库之所以

能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山地人变成公众明星，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具有非同常人的

“吃”的能力。而他的兄长宋古浪则具有非凡的特异功能。他预言巴库将在大都市遭遇不测，

他预言马塔妮会从大都市回到小岛，这些预言竟一一应验。这些传奇式人物的非凡的能力对

于都市世界而言，简直是虚幻和不可相信的，但对于山地世界而言又是可能的。它预示着的

是，人离自然愈远，他们丧失的天性与悟性就会日渐增多。于是，透过小说魔幻神秘、光怪

陆离的外衣，我们实际上可以感受到它的浓烈的现实生活气息。 

张大春的《饥饿》的叙述时间也呈现出真实性与虚幻性结合的特点。在小说中，巴库离



 

开岛屿的具体时间与死亡的时间都是不精确的。一些地方，即使叙述中指明了“现在时”，

“现在”也不是一种凝固的时间，它在与过去的重叠中也显现出了一定的模糊性。它显示着

张大春更注意的是历史生活那种看似恒定的东西，是那种历史文化沉积中的普遍而久远的人

性。作者通过对这种沉积的文化现象、生活情景的重复性的表现，是要象征或隐喻某种现实，

表达自己对于“精神”和“物质”饥饿的双重忧思。由此，“饥饿”在小说中就具有着不同

的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意义的多义性，既增加了作品的内涵，也满足了现代读者的多种审美

需求。 

事实上，文学的审美判断不能一味沉醉于道德化判断。当作家在审视美学对象时，他是

带着他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人所具有的全部历史感受、历史经验、历史积累去作

出审美评价和感情反应的。倘若张大春不回避现实生活对整个人类存在的积极意义，少一些

原始的爱心，那么，他小说的道德观就不会出现只有善恶观的偏颇，小说的人类现代精神也

就必然会得到强化。 

 

作者自白： 

战后出生的这一代，是对五〇年代父权威权体系的叛逆，全世界都是这样，他们不相信

或不依赖经历忧患的父母的经验；他们感受到的是东西方冷战之后，人与人之间变得怀疑与

不信任，所以他们要返朴归真，回到自然、弃绝文明的生活。 

——滕淑芬:《大头春的告白——张大春专访》，《光华》1993/1 

 

经典评论： 

（张大春）是目前中文小说界中，最富创作活力的作者之一。几乎每部新作，都能玩出

有别以往的点子，而他对非文字媒体的广泛兴趣，也使他的文学触角更为机伶多变。 

——王德威：《我妹妹 VS妹妹我──评大头春〈我妹妹〉》， 

《众声喧哗以后》，麦田出版社 2001 

 

在当代文坛上，“张大春闪电”确是耀人眼目，他学习钻研的玩意儿，统括了上九流中

九流和下九流，他天生具有一种敏睿的内感，一种冥冥的灵动，加上不是常人所能比拟的想

象和组合能力，以及极具爆发性的语言创造力，这许许多多的因素造就了他，我曾形容他为

“野鬼托生的文学怪胎”。 

——司马中原：《炼狱里的天堂──兼序张大春的〈欢喜贼〉》， 

《欢喜贼》，皇冠出版社 1989 

 


